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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忆大家·

·随笔·

无锡是江南文明的发源地之
一，历史源远流长。骆驼墩、仙蠡
墩、高城墩、彭祖墩等考古大发
现，为确立太湖流域古文化的发
展序列提供了依据，也使我们了
解到我们的先民很久以来就在这
块土地上劳动、生息、繁衍，过着
定居生活。

骆驼墩遗址位于宜兴新街镇
夏姜村唐南自然村，总面积约25
万平方米。遗址背倚一处由丘陵
向平原过渡的天然土墩——骆驼
墩，面向河湖纵横的水乡平原，自
然条件优越。20世纪70年代，当
地兴办一家砖瓦厂，在骆驼墩一
带取土时，发现了大量磨制精美
的石器以及一些陶器和玉器。在
之后的全省文物普查中，原宜兴
文管会在当地征集到各类文物数
百件，认定其为一处新石器时代
遗址。

作为国家文物局立项的重点
社科项目“环太湖西部史前文化研
究”的主要发掘地点之一，2001年
至2002年，南京博物院考古研究
所与宜兴文管会组成联合考古队，
对宜兴骆驼墩遗址进行了大规模
的考古发掘，发现并清理出马家浜
文化、崧泽文化、良渚文化的大量
墓葬、灰坑等。其中，马家浜文化
的瓮棺葬在长江下游是首次发
现。另外还发现较为丰富的广富
林文化遗存和印纹陶时期的遗存，
其时间跨度从距今7000年前后至

距今2000年前后。遗址共出土石
器、陶器、骨器、玉器等约400余
件，各类动物骨骼约2000余件。
地层中漂洗出的2000余粒炭化
稻米，为研究长江下游稻作农业
的起源和原始水稻的驯化提供了
新资料。

骆驼墩遗址发掘的最重要收
获，是发现了以骆驼墩早期遗存为
代表的骆驼墩文化遗存，它代表
了太湖西部山地向平原过渡地
带的新石器时代考古学文化特
点。骆驼墩陶器有着明显的自
身特色，其中腰沿釜可分为罐
形、筒形，都是平底，这与迄今发
现的马家浜文化诸遗址的同类
器之间有明显区别，具有浓郁的
地方特色，而瓮棺葬则更加独特，
不见于其他马家浜文化遗址。此
外，发现了太湖流域迄今保存最
为完好的红烧土地面建筑基址，
完整的房屋基址两座，均为圆
形。“螺贝堆”的发现也令人惊
叹。专家认为，这些螺蛳壳、贝壳
都是古人食用后留下来的，古人
有意识地将其作为资源存留在一
处，主要有两大用途：一是铺设居
住区户外活动地面，可以防潮；二
是将之击碎混入土中做陶器，增
加透气性，也有利于陶器的成型。
该遗址陶器的发现，将宜兴制陶
工艺的历史上推到距今7000年
的新石器时代，将宜兴的陶艺历
史提前了千余年。

宜兴骆驼墩遗址
□张庆 整理

锦绣园的南面，有一条东西走
向的斜河，上面造了一座独具匠心
的斜桥。斜河的水很温柔，柔到你
听不见声音；斜桥的柳已苍老，老
得让你猜不出年龄。

斜河之南，有一个小山坡，上
面伫立着一尊伟岸的塑像。他年
逾古稀、目光深邃，右手拄着一根
粗大的树枝，深情地凝望着远方，
似乎还有许多未竟的事业，期盼着
再次杖策远征。他就是我故乡家
喻户晓的冯其庸先生。

斜河之北，锦绣园的西南角
上，矗立着一座典雅的灰白色透景
式建筑，那就是冯其庸学术馆。它
根植江南园林，寓中国传统文化于
现代建筑风格之中，端庄大气，从
空中鸟瞰，整个建筑像一方篆刻的
印章，别具一格。馆名由国学大
师、香港中文大学教授饶宗颐先生
用篆体书写，苍劲有力。

2012年12月9日，冯其庸学
术馆正式开馆。

走进大厅，迎面就是冯其庸先
生的半身塑像，他戴着一副框架眼
镜，慈眉善目，观之可亲，似乎在迎
接久未谋面的家乡父老和远方宾
客。那饱含深情的眼神，流露出他
对家乡无限的热爱，以及对往昔峥
嵘岁月的深深怀念。

冯其庸先生1924年2月3日
出生在无锡县前洲镇塘村冯巷，自
幼家贫，多次辍学，但他勤奋好学，
边种地、边读书。无锡国专毕业
后，当过兵，教过书，后来曾任中国
人民大学教授、中国艺术研究院副
院长、中国人民大学国学院院长、
中国文字博物馆馆长、中国红楼梦
学会会长、中国汉画学会会长、中
央文史馆馆员等，著有35卷《瓜饭
楼丛稿》和15卷《瓜饭楼外集》。
他是闻名海内外的国学大师，是卓
越的红学家、史学家、教育家，是杰
出的文艺理论家、社会活动家、诗
人、书画家、摄影家。2017年1月
22日逝世，终年93岁。

学术馆设置了五个展厅，分别
为稻香家世、艰难学程、翰墨余香、
瀚海孤征、佛缘遗迹。

“稻香家世”展示了冯其庸先
生苦难的童年和艰辛的求学成长
道路。冯其庸先生在逆境中刻
苦求学治学、卓然成大家的事
迹，告诫后学“人才都是靠自我
造就的”。

“艰难学程”从文史、戏曲、诗
词、汉画及红学五大领域诠释了
冯其庸先生力行“躬行君子”的求
真品格，体现了中国文人的真精
神。这里还展陈了冯老的著作、
部分手稿以及新石器时代、夏代、
汉代、唐代等小件珍贵物品。

“翰墨余香”展陈了冯其庸先
生的书画艺术作品。他的书画或
寄情于山川，或物化为花卉，或
严谨或放逸，有翰墨淋漓的大写
意，有苍劲沉厚的渴笔枯墨，作
品融诗、书、文、画于一体，书画
中见渊博的学问，更见无止境的
追求。

“瀚海孤征”展现了冯其庸先
生十进新疆，入大沙漠，穿罗布泊，
查证玄奘取经之路的经历。展览
的100多幅摄影作品体现了冯老

“千回百折求真意，不取真经不返
程”的玄奘精神。

“佛缘遗迹”展出的是冯其庸
先生捐赠给家乡的24件珍贵石刻
藏品，其中有画像石、菩萨像、佛造
像、经文石幢等，涵盖了汉朝、南北
朝、隋朝、唐朝、宋朝、明朝等朝
代。这些石刻凝聚了冯老数十年
的心血和智慧。

冯其庸学术馆还有三个内部
庭院，里面摆放着造型各异的太湖
石，南庭种芭蕉和紫竹，北庭种蜡
梅和天竺，东庭则以紫藤和紫竹为
主。透过宽大的落地窗，可以看见
学术馆四周多处种植了槐树、银
杏、青桐和榉树，这些都是冯老生
前十分喜爱的植物。

冯其庸先生始终眷恋着故乡，
他生前为学术馆捐赠的文物、手
稿、书籍有1600多件。冯老仙逝
后，他的家属又先后捐赠了冯老藏
书两万多册，藏品及各类证书
1000多件，每一件都蕴藏着冯老
对故乡的深情厚谊。

冯其庸学术馆已经走过了11
个年头，从开馆的那一天起，就承
担起了“传播文化，泽被桑梓”的
使命，如今已成为“中国人民大学
国学院教育科研永久实习基地”

“南京大学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
意识研究基地研学中心”“中国艺
术研究院研究生院实践教学基
地”，获评“江苏省最美公共文化
空间”。

冯其庸学术馆不愧为家乡最
美的一道风景。

走进冯其庸学术馆
□周宏伟

800多年前，有月亮有星子的夜
晚，辛弃疾漫步江西上饶的黄沙岭道
上，乡村夏夜让他暂且忘忧，晚风伴着
蝉鸣，田里稻花飘香，蛙声唱丰年。心
有感怀，写下了著名的《西江月·夜行
黄沙道中》。

800多年后，我站在乡村的新月
下，仰望繁星，耳畔蛙声虫鸣，夏风掠
过，稻禾的气息萦绕鼻间，仿佛穿越时
空。此刻也有蛙鸣和稻香，但和词人
心境迥然不同。我有种莫名的惆怅，
这得从今天遇见的说起。

晚饭后和亲家一起散步，一条并
不宽阔的水泥路，两边是成片成片的
稻田。条块相连，稻秧碧绿，每一片秧
叶的边缘都挂着晶莹的露珠，透亮可
爱，衬得秧苗越发青翠茁壮。风吹过，
绿波泛起，风挟着绿意，撞个满眼满
怀，不由得深吸一口气，整个胸腔都是
清凉凉的，暑热顿觉消了大半。

走到尽头，转个弯，又是大片大片
的稻田。绿色，铺天盖地的绿色，真美
呀。也许被我的大呼小叫惊扰，几只

喜鹊扑棱棱飞起，喳喳叫着落到了高
高的电线上。这时不远处飞起很多白
鹭，在夕阳的余晖中，美成一幅画。这
份悠闲，这份和谐，这份超俗的美，许
是最有本事的画家也画不出，我的心
醉得一塌糊涂。

多久没看过这画面了，它其实离
我们并不远啊。小时候，农田绕村舍，
这样的景致是常见的。依稀记得那个
黄昏，夕阳像个超级大的鸡蛋黄，似坠
未坠地挂在天边，天空像开了颜料
铺。我拉着妹妹去屋后的农田里找
父母，在河的北岸也是这样大片大片
的稻田，稻子们吸足了水，加上露珠
的滋养，根根青翠挺立，像一支支箭，
瞄准那嗡嗡飞舞的蚊虫，逗引着小飞
机似的蜻蜓。它们密密麻麻，挨挨挤
挤，把分割田地的泥路都遮挡住了。
我们在田埂上追逐嬉戏，白鹭翅膀捎
着我们欢快的笑声，飞向天边的云
霞。长大后，每当读到“落霞与孤鹜
齐飞”时，眼前就会浮现出这个画
面。现在，随着工业化、城镇化发展，

我们离这样的景致越来越远。很多
时候，也只得学城里人，假期去农家
体验乐趣了。

我边欣赏边感叹，随着亲家绕过
几家农舍，来到一条水杉道上，两边仍
是稻田，但我发现这里却大不一样：杂
草丛生，稻秧无精打采，有点发黄，显
得瘦弱，远不及刚才所见的精神。

“咦，这里的禾苗怎么这样呀？”亲家
看了眼：“这几块田原是包给一个种
田大户的，这几年好像家里出了点
事，他们顾不过来，撒了种基本上不
管理，有多少就收多少，不像以前那
样精耕细作了。”

“那忙不过来就不种呗。”我说。
亲家听了笑着说：“农民不种田干啥
呢？老一辈人都习惯这种生活了。现
在还在种田的基本是‘50后’‘60后’，
以后如果没有人种地，那后果将多么
可怕。再说现在种田大户承包田地，
国家是有补贴的。”

想想的确这样，民以食为天，如果
农民不耕作，田地不产粮，我们十几

亿的人口大国，离粮食危机就不远
了。但眼下，还有多少年轻人肯务农
呢？很多农村的劳力都进城打工了，
留下老弱病残。我们很多人早已分
不清麦子和韭菜，孩子只知道米是从
超市来的。

继续走，心里总觉得有什么东西
压着。夕阳西坠，将一片火红投向了
大地，像打翻的大火炉，热气逼人。这
时看见不远处几个身影，弯着腰正在
拔草。这么热的天，那几人身着长袖
长裤，汗水浸湿了衣衫。在大片稻田
的映衬下，他们显得很是渺小。我挥
手和他们打招呼，其中一个直起身来
朝我们笑，看上去五十左右年纪，微
胖，红黑的脸，头发被汗水打湿，贴在
额上。我大声喊，说想给他拍张照，他
憨厚地笑着点了下头。我忙举起手
机，将这一画面定格。他们又继续拔
草，像隐没于绿色水流中的老黄牛，只
露着脊背。不管怎样，总有一些人在
坚守，“稻花香里说丰年”，千百年来，
一直是农民心里最美的歌。

农民心里最美的歌
□华霞云

·屐痕·

著名华人科学家、诺贝尔物理学
奖获得者李政道先生，于2024年8月
4日去世，享年98岁。听闻噩耗，万分
悲痛，思绪万千。作此短文，谨表对“洛
社女婿”李政道先生的敬仰、缅怀和永
恒的纪念。

提及李政道，就不得不提到秦惠
䇹。据相关资料记载，秦惠䇹1928年
出生，祖居洛社镇秦巷村祠堂巷，
1948年就读于美国堪萨斯州著名女
校——圣玛丽学院，期间与李政道相
识。相同的理想志向、人生经历，使这
两个在异国他乡求学的年轻人，迸发
出爱情的火花，并于1950年6月喜结
连理。

成婚后，秦惠䇹看到李政道在物
理学研究方面有着非凡的才华，便主
动放弃自己的学业，挑起了照顾李政
道生活和抚养孩子的重担。

李政道是开创华人获得诺贝尔奖
历史的物理学大师之一。1957年，31
岁的李政道与杨振宁一起因发现“弱相
互作用下宇称不守恒定律”获得诺贝尔
物理学奖。这一定律的提出，为人类探
索微观世界打开了一扇新的大门。

1974年5月30日，81岁的毛泽
东在中南海的书房里接见了李政道，
并向他请教了一个治国理政中关于

“对称”“平衡”的问题。李政道从物理
学静止、动态等角度回答了这一哲学
社会科学的问题，毛主席表示赞同。

上世纪70年代起，李政道、秦惠
䇹夫妇开始回中国大陆访问，对国内
的科技人才培养和基础科研多有建
议。他们发现，祖国的大学教育虽然
恢复了正常秩序，但选派优秀大学生
出国深造、培养高层次科技人才的机
制尚未形成，而百废待兴的科学研究
事业急需人才。经过多方筹划，李政
道于1979年提出了“中美联合培养
物理类研究生”计划。由此，通过考
试，每年约有100名中国优秀学生可
以免费进入美国数十所高水平大学
进行深造。

为了让李政道把主要精力放在科
研教育上，秦惠䇹主动包揽下计划实
施期间的繁杂事务，帮助留美学生联
系协调、排忧解难，仅投寄邮件就近千
封，从书写信件、贴邮票到投寄等，她
都亲自动手。他们的家也成了海外接
待站，让学子们在万里之外的异国他
乡感受到了“家”的温馨。无论留学生
是找上门来，还是打电话求助，或是写
信咨询，秦惠䇹都会不厌其烦、乐此
不疲地认真对待、处理。

李政道每次回国，或与中国领导
人见面，或主持国际学术会议，或到各
地考察、讲学，秦惠䇹既是“贤外助”，
又是“贤内助”。外则积极配合有关部
门安排好李先生的各种学术访问活
动，协助当地政府进行各种社交，听
取各方面意见、建议等；内则做好参

加各种活动的准备，悉心照顾好李政
道的生活起居，确保每次访问都取得
圆满成功。在人生几十年的风雨旅程
中，他俩始终相知、相助、相爱，爱情
始终是他们获得事业成功和幸福生
活的源泉。

1996年，秦惠䇹罹患肺癌。在病
重的日子里，她多次嘱咐李政道要继
续关怀祖国大学生的成长，她始终惦
念着祖国的科教事业。

如李政道所言，秦惠䇹所属秦氏
是“无锡的大家”。洛社镇石塘湾秦巷
村距今已有700余年历史，而秦巷村
的秦氏更是江南名门望族，也是明清
科举世家。自北宋秦观开始，秦氏子弟
便注重文章、诗词的学习，历代涌现了
许多诗人和学者。

秦惠䇹的父亲秦梦九，1911年毕
业于上海交大的前身——清朝邮传部
上海高等实业学堂，系该学堂第三届
毕业生，其家族也是最早一批支持交
大发展的民间力量。早在1926年，秦
梦九先生就将北京房产捐献给交大，
用此项资金援建上海交大工程馆。

作为秦梦九的女婿及女儿，李政
道与秦惠䇹传承了良好的家风家训，
在专注学术研究的同时，不忘深耕教
育。1996年秦惠䇹病逝后，李政道坚
持不续娶，继续践行“修德读书”的秦
氏家训。为纪念秦惠䇹和她长期以来
对中国女性教育的贡献，李政道及其

亲属捐赠个人积蓄在1998年设立了
“秦惠䇹与李政道中国大学生见习进
修基金”（䇹政基金），用以支持本科
生开展科研见习。䇹政基金现支持北
京大学、复旦大学、上海交大、苏州大
学等六所高校的优秀本科学生进行基
础领域的科学研究工作，入选并成功
结题的学生将被䇹政基金会授予“䇹
政学者”荣誉称号。

此外，李政道先生还促成了中国
第一个大学少年班，倡导建立博士后
制度、成立中国博士后科学基金会。
1974年5月，先生回国期间，有感于
当时国内的情形，撰写了一份培养基
础科学人才的建议书，提出基础科学
人才的选拔和培养可以借鉴舞蹈人
员的选择和训练，对极少数有天赋的
人，要提前一以贯之地培养。这份建
议书成为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少年班
创办的重要理论依据。上世纪80年
代初，李政道先生又以敏锐的洞察
力，预见到高层次科研人才对于国家
未来发展的重要性，于是毅然提笔，
两次致信中国国家领导人，力陈在中
国建立博士后科研流动站的紧迫性
与必要性。这一建议迅速得到高度重
视并落实。

牵手半个世纪，爱情坚贞不渝。李
政道与秦惠䇹充满家国情怀的感人
故事，也让洛社这颗拥有1600余年历
史的“运河明珠”，更加熠熠生辉。

洛社女婿李政道
□陈为民、顾志萍


